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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 language models such as ChatGPT have recently gain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society due to their
high  level  of  generality  and  intelligence.  Thi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has  sparked  not  only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but  also  a  social  revolu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based  on  the  underlying  technology  of  ChatGPT,  as  well  as  their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society,  has  become  a  crucial  topic  in  contemporary  times.  We  first  review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then summarize the revolution into three stages and discuss their key technical
features,  respectively.  Subsequen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we
explore the social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large language models: serving as a personal universal information
assistant, turning into a new paradig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ntributing to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and becoming a
powerful  tool  for  modernizing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What’s  more,  we  address  potential  challenges  that
arise from large language models. These include issues of information pollution, distribution of social power, ethical
and  legal  concerns,  and  ideological  security.  Finally,  we  conclude  with  reflection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al progress.
Key words　 large language models；ChatGPT；artificial intelligence；techonological evolution；social revolution

摘　要　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因其高度通用化和智能化的表现受到广泛社会关注，其引发的技术革命也

正逐渐延伸为一场社会革命. 在此背景下，基于 ChatGPT 背后大语言模型技术的演进路线与特征，探索大

语言模型技术对社会的潜在机遇与挑战，成为当下社会的重要议题. 首先回顾大语言模型技术发展，将其

演进总结为 3 个发展阶段并论述关键技术特征，然后基于技术与社会互动视角分别探讨大语言模型技术

引发的社会机遇：个人通用信息助理、科学研究新范式、产业基础设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力工具，以

及面临的潜在挑战：信息污染问题、社会权力分配问题、伦理和法制问题、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 最后，对大

语言模型技术发展及其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未来展开一定思考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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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TP391

2022年 11月 ，美国著名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发布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ChatGPT），在知

识理解、逻辑推理、人机交互等方面表现出高度通

用化和智能化特征，在全世界引发广泛关注和使用：

在上线后不足 2个月的时间里，即获得 1亿活跃用户，

成为历史上用户数增长最快的面向消费者的应用 [1].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称

其诞生的意义“不亚于互联网或个人电脑的诞生” [2]，

美国工程院院士、SpaceX公司创始人马斯克评价其

“离强人工智能不远了” [3]. 紧随其后，OpenAI于 2023
年 3月发布包括语言和图片的多模态大模型 GPT-4，
被称作大语言模型的新里程碑 [4].

广泛的社会关注背后反映的是大语言模型强大

的技术优势和应用能力. 据测试，ChatGPT在多个任

务场景表现出媲美人类的智能表现：通过宾夕法尼

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开设的工商管理硕士（MBA）课程

的期末考试，取得 B至 B-等级成绩 [5]；通过美国医学

执照考试及格门槛，被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科

学家评价为“敲响医学界的警钟” [6]；通过谷歌程序员

面试，被评定为三级工程师 [7]. 而 2023年 3月 OpenAI
发布的 GPT-4则进一步在各类专业和学术基准测试

中表现出与人类相当的水平，如在模拟律师资格考

试中获得前 10% 的成绩 [4]. 在此背景下，美国、俄罗

斯、韩国等国的头部互联网企业相继推出自己的

ChatGPT计划，争相训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智

能模型，并构建相关应用生态 [8-9]. 其中，微软公司已

经将 ChatGPT模型应用至搜索引擎，并面向普通用

户开放使用. 我国百度和阿里巴巴等企业也宣布正

在自主研发类 ChatGPT模型，地方政府也力争上游，

如北京市提出 2023年“将全面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底座，支持头部企业打造对标 ChatGPT的大模型，

着力构建开源框架和通用大模型的应用生态” [10].
可以预见，伴随技术的不断进步及相关应用生

态的持续建设，ChatGPT及其相关大语言模型技术集

群将在不久之后从一种“技术事实”转变为“社会事

实”，引发社会各领域的变革. 基于此，面向 ChatGPT背

后大语言模型技术的演进范式与特性，探索其对社

会的潜在机遇与挑战，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社

会变迁日益紧密联系时代背景下的重要命题. 本文

将首先梳理总结 ChatGPT相关大语言模型技术的演

进路线与特性，基于此从技术与社会互动视角探讨

大语言模型技术所引发的社会机遇以及面临的挑战，

以期有助于学者们加深对 ChatGPT技术特性的认识，

借此启发对 ChatGPT潜在社会机遇和挑战的思考. 

1　大语言模型的技术演进

大语言模型是 ChatGPT所依托的核心技术 . 在
论述其技术演进路线之前，首先要明确大模型之“大”

的含义. 笔者认为应从两方面理解其内涵：一方面意

指模型规模大，以 2017年做前后对比，此前自然语言

处理的语言模型参数规模大致在千万量级以下，而

自 2018年美国谷歌公司发布预训练语言模型——基

于变换器的双向编码器表示技术（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  BERT）后 [11]，语言模

型的参数规模均达到亿级以上. 在此之后，预训练语

言模型的最大参数规模每年增长数十倍，其中最著

名的模型之一是 2020年 7月由美国 OpenAI发布的

GPT-3[12]，规模达到 1 750亿参数 . 另一方面，大模型

之“大”意指对大数据蕴含知识的集大成学习，基于

大量高性能并行计算芯片 GPU对海量无标注数据实

现自监督高效学习，所学习数据的规模从早期 BERT
中使用的 20 GB到 GPT-3中采用的 45 TB. 也正是在

GPU多机多卡算力和海量无标注文本数据的双重支

持下，才实现语言模型规模与性能齐飞的局面，成为

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最新革命性突破.
在厘清大模型之“大”的内涵后，再来理解大语

言模型的技术演进则显得更为清晰. 大语言模型的

技术演进路线整体可以分为如下 3个阶段. 

1.1　第 1 阶段：大语言模型的崛起

第 1阶段以 2017年美国谷歌公司的研究团队在

名为 Attention is All Your Need的论文中发布全新的

神经网络架构 Transformer作为开端 [13]，此架构迅速

应用到整个人工智能领域，成为自然语言处理及其

相关研究领域的主要方法. Transformer通过摒弃它

前任神经网络架构们的不适合 GPU芯片并行计算的

操作，极大提高了神经网络模型从大规模数据中学

习的效率，直观上能够在单位时间和算力支持下阅

读更多数据，直接导致了此后模型规模的迅速增长 .
自此，相继诞生了 BERT，GPT/GPT-2[14]，T5[15] 等基于

大规模无标注数据自监督学习的大规模预训练语言

模型，成为主流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核心基础模

型，以及国际人工智能前沿研究和应用的热点 .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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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均在大数据支持下拥有较大模型参数规模，具

备较强通用能力，可适应和完成多场景任务 . 以谷歌

公司 2018年发布的 BERT模型为例 ，其包含 24层

Transformer架构、3.4亿参数的版本在著名的通用语

言理解评测（gene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evaluation,

GLUE）基准所包含的 8个任务上获得平均得分 80.4，

比当时最好模型的得分提高了 7.6分 ，并刷新了

SQuAD等自然语言处理挑战任务上的最好结果

（states-of-the-art, SOTA）.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从这一阶段开始，大语言模

型的预训练技术即被开始分割为 2个主要类别，分

别是以 BERT为代表的面向语言理解的遮蔽语言模型

（mask language model, MLM）和以GPT为代表的面向语

言生成的自回归语言模型（autoregressive language model,

ALM），直接影响了大语言模型第 2阶段和第 3阶段

的技术演进路线.

具体而言，BERT所依托的 MLM的预训练方法

如图 1所示，给定一个句子如 S1，随机选择并遮蔽其

中某个词如“中国”，得到训练样例 T1，其中出现“中

国”的 位 置 被 遮 盖 标 识 符 [MASK]取 代 .BERT的

MLM任务目标就是，根据 T1 的上下文语境信息，预

测被遮盖位置是哪个词，而判断预测是否准确的标

准答案 A1，就是原句 S1 中的“中国”. 互联网为预训练

方法提供了海量的文本大数据. MLM可以参照上述

S1→T1+A1 的方式，从文本大数据中近乎无限地自动

产生训练样例，不断增强 BERT对语言的理解 . GPT

则采用了不同的预训练方法. 如图 2所示，ALM的任

务目标就是，GPT能够像人类说话一样，根据前面已

经生成的内容，不断预测和生成下一个词 . 值得注意

的是，由给定文本提供的“标准答案”并不见得完美 .

以 T6 任务为例，预测“大学”是对的，预测“高校”“高

等学校”“学府”也是对的 . 但是根据给定文本，只能

认定 A6 “大学”是准确的，而其他预测都会被认为是

错误的. 大模型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虽然每个训练样

例的标准答案不全然准确，每个样例都是不完美的

“教师”“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数以亿计的不

完美训练数据可以教会大模型从概率上无限逼近优

秀的语言能力.
 
 



S1: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T1: 清华大学是[MASK] 最好的大学之一 A1: 中国

Fig. 1　An example for MLM

图 1　遮蔽语言模型示例

从 BERT和 GPT的预训练任务对比可以看出 ，

两者有不同的假设. BERT的 MLM假设文本已经在

那里了，只是某个词被盖住了，BERT可以同时考虑

被盖住词左侧和右侧的语境信息来预测被遮盖词；

GPT的 ALM则假设文本尚不存在，需要模型从左到

右进行生成，所以在生成下一个词时只能考虑其左

侧已生成的信息. 因此，BERT模型更适合用来做文

本语义理解，进行文本分类、阅读理解等自然语言理

解任务，而 GPT模型则更适合用来做文本生成、对

话系统等自然语言生成任务. 同时，相比于 MLM每

训练 1条文本只预测 1个词，ALM可以对多个词进

行预测，这使得在相同训练次数的条件下，ALM比

MLM学习得更快、模型更易收敛，这直接导致 GPT
系列语言模型的参数规模具备更优的扩展性. 

1.2　第 2 阶段：超大规模语言模型的发展

大语言模型发展的第 2阶段即是以 2020年OpenAI
发布的 GPT-3（1 750亿参数）为开端，开启了超大规模

预训练语言模型的新时代，在知识理解、语言生成、上

下文学习等方面展现出惊人能力. 根据MIT Technology
Review报道，基于 GPT-3提供的 API所生成的博客

文章在短短几个小时迅速传播并登上了 Hacker News
头条，而极少有人发现其为机器生成 [16]. 自此，全球

范围内众多机构开始投身于超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

型的研究工作，国内外如 Meta、微软、谷歌、清华大

学、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百度、华为、阿里巴

巴等，纷纷加入到这场模型竞赛中.
大模型参数规模的增长，可以让模型能力得到

增强，且呈现出从量变到质变的增强过程 . 从量变角

度看，大模型在 GLUE等评测基准上性能持续攀升；

从质变角度看，大模型正在实现从“举十反一”到“举

一反三”乃至“无师自通”的能力飞跃. “举十反一”指

传统机器学习（包括预训练大模型之前的深度学习

模型）需要依赖大量训练数据才能习得某个特定任

务. 例如，需要收集成百上千的猫和狗的图片，才能让

 

















S1: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T1: [MASK]

T2: 清华大学 [MASK]

T3: 清华大学是 [MASK]

T4: 清华大学是中国 [MASK]

T5: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好 [MASK] 

T6: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好的 [MASK] 

T7: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MASK] 

T8: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MASK]

A1: 清华大学

A2: 是

A3: 中国

A4: 最好

A5: 的

A6: 大学

A7: 之一

A8: 。

Fig. 2　An example for ALM

图 2　自回归语言模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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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学会区分猫和狗这 2种动物，需要收集成百上

千的主题为“国内”和“国际”的新闻文本，才能让模

型学会对这两类新闻的分类能力. “举一反三”指人

类只需要通过非常少的训练样例，就能习得某个特

定任务. 例如，人类可以仅通过少量（如 1～2个）熊猫

的样例，就可以建立起对熊猫这种动物的识别能力 .
这被认为代表了人类高级智能水平的认知能力，传

统机器学习方法无法做到，被命名为少次学习（few-
shot learning），成为近年来的研究重点 . “无师自通”

指人类甚至不需要任何训练样例，就能掌握某种新

的能力. 例如，程序员在熟练掌握某个编程语言后，

很多时候不需要任何示例代码，光看函数接口就会

使用新的工具包. 这也代表了人类高级智能水平的

认知能力，被命名为零次学习（zero-shot learning）. 如
表 1所示 ，以英文 -中文机器翻译为例 ，可以看到 ，

“少次学习”任务仅提供非常少的训练样例，仅 3个；

“一次学习”是少次学习的极端特殊情况，即只有 1
个训练样例；而“零次学习”则只有任务描述，没有任

何训练样例.
 
 

Table 1　Differences in Tasks with Few-shot Learning, One-

shot Learning, and Zero-shot Learning

表 1   少次学习、一次学习与零次学习的任务区别

学习方式 少次学习 一次学习 零次学习

任务描述
Translate English

to Chinese:
Translate English

to Chinese:
Translate English

to Chinese:

任务样例
university => 大学
Beijing => 北京

computer => 计算机
university => 大学

测试样例 Tsinghua => Tsinghua => Tsinghua =>

 
大语言模型在少次学习和零次学习上的能力飞

跃，在 GPT模型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GPT-
3的开发团队训练了 1.25亿（Small）、3.5亿（Medium）、

7.6亿（Large）、13亿（XL）、27亿（2.7B）、67亿（6.7B）、
130亿（13B）和 1 750亿（175B）等 8个不同参数规模

的模型，并在评测基准 SuperGLUE上验证这些模型

在少次学习和零次学习上的性能变化. 随着 GPT-3参

数规模的增大（13亿、130亿和 1 750亿），模型的少

次学习和一次学习能力有飞跃式的进步，特别是到 1 750
亿时甚至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零次学习能力 [12]. 这也

是 GPT-3的作者在论文题目中强调“Language Models
are Few-Shot Learners” [12]（语言模型是少次学习者）的

原因. 

1.3　第 3 阶段：通用大语言模型的进化

大语言模型的第 3阶段则是以如今广为人知的

由 OpenAI发布的 ChatGPT作为开端，其在具有强大

性能的 GPT-3基础模型上，引入代码训练、指令微调

（instruction  tuning）和 基 于 人 类 反 馈 的 强 化 学 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RLHF）等
技术，进一步增强大语言模型的自然交互和人类对

齐能力，使其在面对常识性和推理性问题、未知领域

和敏感议题时展现出显著智能化的特征. 在此之后，

OpenAI所发布的多模态大模型 GPT-4，支持同时以

文本和图像多种模态运行，其认知和推理能力或将

带来通用人工智能的再一次变革.
在前 2个阶段，大语言模型的预训练目标是优化

文本预测或生成中的交叉熵损失函数，保障其生成

的文本的流畅度与可读性. 然而真实应用场景中，大

语言模型需要具备与人类交互的能力，高效理解和

完成用户的指令，这与既有预训练目标存在较大的

差异. 因此，为弥合大语言模型的训练目标与人机交

互目标之间的差异，OpenAI提出了指令微调与来自

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两阶段技术路线.
指令微调旨在训练大语言模型根据人类给定的

指令来执行特定任务或生成特定内容的能力. 例如，

当人类用户发出指令：“请写一首关于春天和爱情的

现代诗”，大语言模型会根据人类用户的要求生成一

首符合主题“春天和爱情”和风格“现代诗”的诗歌 .
通过基于指令与回答文本对的有监督微调，指令微

调使得大语言模型能够充分吸收其从大规模语料中

学习并掌握的世界知识、常识知识，生成符合人类用

户需求的文本，进而灵活适应不同应用场景和用户

需求，提高生成内容质量和多样性 . 不过，大语言模

型的预训练语料中也不免存在许多带有偏见与恶意

的言论，指令学习尽管针对人类用户的需求进行优

化，但仍无法避免模型生成具有伦理风险的言论.
在此基础上，OpenAI进一步将来自人类反馈的

强化学习引入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过程. 来自人类反

馈的强化学习利用人类标注者对大语言模型所生成

内容的打分或排序作为模型的反馈，并根据这些反

馈调整模型参数. 为使得大语言模型能够符合伦理

规范，OpenAI为人类标注员设置了 3种打分标准，分

别是有用（helpful）、无害 （harmless）、诚实 （honest）.
例如，当模型所生成文本中蕴含性别、种族等偏见或

其他有害信息时，模型将根据人类标注员的负面打

分或者排序接收到负面的反馈，促使模型之后避免

生成此类文本. 依托于此，大语言模型的可靠性和实

用性得到有效提升.
通过结合指令微调和来自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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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2项技术，ChatGPT在与人类用户对话交互方面展

现出卓越表现. 例如，在程序调试方面，ChatGPT可以

根据用户提供的程序代码片段回答错误原因或解决

方法，还会主动提问以获取更多信息并确认理解是

否正确；在敏感话题方面，ChatGPT可以根据用户提

问时使用的措辞或意图判断是否应该回答. 正因为

这种强大的认知与交互能力，ChatGPT一经发布便迅

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历

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2　大语言模型的社会机遇与挑战

科学技术是社会变革重要的推动力量. 正如伟

大的思想家马克思 [17] 所言，“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

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新技术的诞生和应用往

往对社会生产力、社会发展方向起到决定性作用. 与
此同时，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也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

选择、推动和制约 . 英国著名媒介研究学者温斯顿 [18]

曾提出“加速器-制动器”理论，指出社会需要的是促

使技术原型得以被选择并被社会所推广的决定性因

素，同时社会也具有制约新技术所释放出的“激进潜

力”的力量，使得新技术不断适应社会结构 . 伴随大

语言模型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一些机构开始对大语

言模型所催生的可能的社会影响做出展望. 斯坦福

大学基础模型研究中心曾从生物医疗、法律、教育

方面讨论其社会应用，从不平等、误用、环境、法律、

经济和伦理 6个方面探讨其社会影响 [19]. 著名人工智

能研究机构 DeepMind则从歧视、隐私、虚假信息等

6个角度详细论述了大语言模型的伦理和社会风

险 [20]. 这些探讨多从技术本身出发，探索技术发展可

能造福的产业以及技术本身存在的风险问题. 伴随

大语言模型的通用智能特性逐步展现，也有一些学

者从自身特定研究领域出发讨论大语言模型技术引

发的可能影响，涉及如教育 [21]、医疗 [22]、新闻 [23] 等领

域. 区别于已有研究，本文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视角

出发，探索大语言模型这一新技术的出现，与当前的

社会需要相匹配会催生哪些社会变革机遇，又有哪

些可能的“激进潜力”需要被进一步规制. 

2.1　社会机遇

大语言模型技术在各任务领域展现的通用智能

特征，呈现出在个人、科学、产业和国家各层面的广

泛应用潜力. 因此，我们将就个人、科学、产业和国

家层面分别对其催生的社会机遇展开论述.
1）在个人层面，大语言模型技术将催动个人通

用信息助理成为现实. 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一

个网络用户面对的是海量的信息资源，即使拥有搜

索引擎、社交媒体等发挥信息汇聚功能的入口，人类

自身所能阅读和处理的信息毕竟是有限的. 同时，伴

随人类知识水平的不断提升，对更高质和高效信息

生产的渴求也日益旺盛. 这些个人层面的社会需要与

大语言模型强大的信息整合、信息理解和信息生产

能力遥相呼应，催化大语言模型成为个人通用信息

助理. 如同互联网将人与人互联，大语言模型将成为

人与机器智能、人与高质信息互联的一条重要通道.
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

验室创办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早在 20世纪 90年

代就曾预言“未来的界面代理人可以阅读地球上每

一种报纸、每一家通讯社的消息，掌握所有广播电视

的内容，然后把资料组合成个人化的摘要 . 这种报纸

每天只制作独一无二的版本” [24]. ChatGPT的海量信

息整合和强大的信息理解能力，将使这一预言变为

现实. 在现阶段信息爆炸的时代，ChatGPT具有成为

下一代信息入口的巨大潜力，通过与 ChatGPT对话

式的交互形式，信息将自动被高质和高效整合并传

播给任意用户，个人的信息获取门槛大幅度降低，信

息获取效率得到提升，进而在社会层面促进公众知

识的极大丰富，以及科学和信息素养、专业技能的迅

速提升. 其中，微软公司已经开始将 GPT4应用于搜

索引擎必应（Bing）中，可以根据用户定制化的要求实

现信息的自动整合，截至目前已经收获超过 1亿日

活跃用户 [25]. 与此同时，结合 ChatGPT的强大信息生

成能力，个人的内容和知识生产力也将得到极大提

升，例如通过 ChatGPT辅助人类高效内容创作和内

容校正，甚至可以替代部分重复度较高、目标相对确

定的内容生产工作. OpenAI机构曾通过研究预测未

来人类如写作和编程类的内容创作技能将很容易受

到 GPT类模型的影响甚至替代 [26]. 这种通过同一平

台自动聚合式的信息获取和信息生产方式，也将数

字媒介的“无偏见性” [27] 进一步延展，公众因信息获

取能力差异而形成的“使用沟”“知识沟”可能被部分

弥合. 例如，既有信息获取能力相对较差的公众可以

通过大语言模型自动便捷地获取来自多来源的高质

信息，实现信息获取能力的补充和完善，以及个人知

识储备和生产能力的提升，进而弥合与原先信息获

取能力较强的公众之间的差异. 因此，伴随大语言模

型的普及，不仅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将改变，人机

交互将成为信息获取和生产的主要手段之一，社会

层面的知识和文化也将进一步丰富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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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科学研究层面，大语言模型技术可以加速

推动科学研究方法新范式，提升科学生产力 .随着科

学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和复杂性的不断提高，传统科

学研究方法逐渐制约科学生产力. 2018年“AI for science”
概念被提出，强调 AI拥有服务于科学知识生产的巨

大潜力，开启了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 2023年国际经济

合作和发展组织发布报告《科学中的人工智能：挑战、

机遇与科学的未来》，全面总结了人工智能在科学发

现、科技创新、知识创造、高质量教育等各方面的重

要潜力，指出人工智能可帮助科学知识发现、促进科

学更加高效. 在此背景下，大语言模型技术凭借复杂

数据处理和理解以及通用跨领域知识整合的能力成

为深化科学研究新范式、提升科学生产力的强大推

动力.
一方面，大语言模型可以服务于科学研究前期

的科学文献调研与信息收集，以对抗科学知识领域

的“信息过载”. Scopus、Dimensions和 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皆在引入对话式人工智能科学文献搜索，

以自动生成文献摘要，并致力于构建科学知识脉络

和知识图谱 [28-29]. 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可以服务于

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科学数据高效处理与分析. 基于

大语言模型的技术原型，迁移到海量科学数据所建

构的科学大模型，不仅可以为科学数据提供更加有

意义的表示，而且可以从数据中自动实现科学假设

的生成、科学规律的发现等，加速和提升科学研究 [30].
除此之外，大语言模型不断提升的类人智能也为基

于社会模拟的科学知识发现引入了无限潜力. 一项

来自斯坦福大学和谷歌公司的研究将 25个类人智能

体放置在沙盘环境中，背靠大语言模型完成行动决

策，展示了智能体在信息传播和集体活动等方面的

类人行为 [31]. 未来类似架构的不断完善，有助于研究

者更加便捷高效地开展基于类人智能体的社会实验，

观察和挖掘人类行为背后潜在的规律，为科学研究

开拓全新范式.
3）在产业层面，大语言模型技术将成为各行业

的基础设施，推动产业格局变迁 . 在如今科技迅速发

展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源动力，推动

企业效能的提升. 谷歌公司前 CEO埃里克·施密特曾

提出“反摩尔定律”，意指企业如果不能追赶上科技

发展的摩尔定律，收益将遵循反向的摩尔定律，并很

快被社会所淘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也曾强调科技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并指出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在此时代背景下，以

ChatGPT为代表的先进大语言模型技术则是企业提

升效能和促进产业转型的重要基石.
如今数字化和信息化已成为各行业的基础形态，

大语言模型则成为各行业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

施. 美国《财富》杂志对 1 000名企业领袖的调查结果

显示，近 50% 的企业已经在公司应用 ChatGPT，另有

30% 的企业正在计划使用 [32]. 依托大语言模型技术，

各行业如电商、教育培训、法律、金融、医疗等可以

通过降低人力成本进而提高产业效能：电商平台可

以根据用户定制化需求提供智能推荐、智能对比和

分析，降低用户决策成本并提升商品转化率；教育培

训产业则可以应用 ChatGPT替代部分知识培训服务，

或辅助人类教学进而提升教学质量；法律、金融、医

疗类产业也可以利用 ChatGPT的强大信息理解和数

据分析能力，提供智能咨询服务与辅助决策 . 同时，

由于 ChatGPT依托的基础模型具有强大的通用性能

以及各领域任务的高效适配能力，未来的产业格局

将很可能形成围绕 ChatGPT基础模型的超级生态和

各应用产业的垂直生态并存的格局. 正如美国著名

政治家基辛格、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

特、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学院院长丹尼尔·胡滕洛赫

尔在《华尔街日报》联合发表的评论中所提及，“为大

型语言模型的独家使用付费超出大多数企业的范围.
这些模型的开发者可能会出售订阅，以此满足成千

上万个人和企业的需求. 因此，在未来 10年中，大型

语言模型的数量可能会相对受限. 这些模型的设计

和控制将高度集中” [33]. 可以预期，未来对于大型互

联网产业而言，其具备训练 ChatGPT基础模型的人

力、算力和数据资源，可以通过创建大型基础模型提

升产业效能，并面向其他细分产业输出基础模型接

口，形成围绕 ChatGPT基础模型的超级生态；对于各

细分领域产业而言，可以通过结合基础模型接口与

自身产业数据库和知识库，形成更加精细完善的垂

直生态.
4）在国家层面，大语言模型技术将可成为推动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工具. 伴随信息技术日

益广泛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国家治理面向的对象

和内容都越发以信息化甚至智能化的形式呈现，这

要求国家治理的手段也随之不断更新和调整. 其中，

充分把握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发展所形成的技术优

势，并将其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提升则是推进国家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2020年时，美国国会曾颁

布《政府人工智能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在系

统运行中尽可能使用人工智能. 我国也曾在多个政

府文件中，提出重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治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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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在此背景下，以 ChatGPT为标

志的具有高度智能表现的大语言模型则可成为助推

高效能国家治理的有力工具.
对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而言，一方面，大语言模

型技术可以为政府部门提供快速全面的信息搜集、

信息汇总和信息生产，并通过与政务人员的智能交

互，提升政务处理效率和质量，促进辅助决策科学化、

精准化、高效化 . 目前，新加坡和柬埔寨政府已经开

始在政府办公中使用 ChatGPT协助办公 [34-35] ；另一方

面，大语言模型技术也可以成为政府面向公众的窗

口，增强政务沟通和互动的效果，为公众提供快捷便

民的信息服务，提升政府工作公开透明度以及公众

的信任感. 对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而言，面对复杂多

变的国际格局和舆论形势，一方面，大语言模型技术

可以赋能海量多源信息监测、整合和分析，助力国家

形象全面分析和舆情事件快速定位、恶意信息精准

判别等任务；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技术强大的内容

生成能力将极大丰富国际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促进

国际传播的精准化和故事化，再结合机器内容生产

的强大能效，可以有效提升国际内容供给效率和质

量，成为国际舆论场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有力帮手 . 在此之外，除了

作为信息收集和生产的端口，大语言模型高度智能

化的表现为其成为社会模拟与仿真中的智能代理提

供基础. 斯坦福大学团队利用 ChatGPT扮演可信人

类行为体，成功模拟出人类社会中的信息传播、举办

集体活动等社会现象. 这对于未来国家和政府利用

大语言模型模拟和预测政策实施效果、外宣与内宣

效果等大有裨益. 

2.2　社会挑战

尽管大语言模型技术在各领域表现出了广泛的

应用前景，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 如同以往任何一项新

技术从研发至社会应用阶段所需经历的碰撞和适应

过程，目前大语言模型技术在社会化落地应用过程

中可以预见 4个问题.
1）信息污染问题 . 尽管以 ChatGPT为代表的大

模型已经初具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但现阶段仍存在一

些生成信息与事实不符的现象，尤其是在涉及专业

知识的领域，如法律和医疗等. 除此之外，尽管 ChatGPT
内部已经设定了部分内容质量约束规则，但经过适当

诱导，仍可能生成一些有害信息 . 就技术扩散层面而

言，著名传播学者罗杰斯在其力作《创新的扩散》中

曾指出，技术的“可靠性”对一项技术是否会被公众

广泛接受和被社会推广具有重要作用 [36]. 因此，大语

言模型技术存在的失实和有害信息问题也将成为制

约其广泛推广的关键因素之一. 就社会影响层面而

言，这些廉价生成的失实和有害信息一旦被信任和

广泛传播，将严重污染网络信息环境 . 2022年底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联合发

布《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以及 202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

表明国家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并正在付诸积极实

践. 不过伴随技术的不断演进，信息的生产成本将大

幅度降低，而拟真度不断提升，信息的管理和规制将

成为一个愈发棘手和长期的议题.
2）社会权力分配问题 . 从长远来看，ChatGPT相

关技术的出现必将导致部分重复度高、目标相对确

定、低创造力的工作岗位收缩或被代替. 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组织也针对此问题发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

人 ChatGPT如何影响工作就业》文章，谈及“与大多

数影响工作场所的技术革命一样，聊天机器人有可

能带来赢家和输家，并将影响蓝领和白领工人 ”.
OpenAI进一步将此问题量化，提出未来约 80% 的美

国劳动力至少有 10% 的工作任务可能受到 GPT的影

响，而约 19% 的劳动力至少有 50% 的任务将受到影

响 [26].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ChatGPT相关技术

的研发与使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算力和数据等资源

门槛，具备相关资源支持的组织和个人将成为这场

技术革命中的极大受益者，而资源相对缺乏的组织

与个人则处于相对被动地位. 若不加以干预，可能的

结果是社会层面“领导权集中在少数人和机构手中”，

国际层面“社会中最有效的机器可能在国际上由少

数超级大国控制” [33]. 从历史观之，历史上的每一次

技术革命都伴随着社会分工和权力的再分配，甚至

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典型的如 19世

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纺织女工为了反对纺织工业化

而爆发的“卢德运动”. 因此，大语言模型技术在社会

化应用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权力和分工调整以及可

能引发的潜在社会矛盾，仍然是需要前瞻性思考和

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
3）伦理和法制问题 . 大语言模型作为具有强大

内容学习和生产能力的新技术实体，不同于在既有

法律和道德约束下的人类，其生成内容在使用过程

中将面临知识产权、隐私、学术诚信、侵权责任认定

等一系列伦理和法制隐患. 目前，此问题已引发全世

界范围的关注. Nature、Science等顶级期刊均表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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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 ChatGPT作为论文合著作者，以保护独创的科

研成果. 美国知名问答社区 Stack Overflow、Reddit等
也表示禁止在回答中使用 ChatGPT生成的内容 . 我
国目前还没有学术期刊或者企业机构明确禁止

ChatGPT类大模型的使用，但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的“部长通道”中，科技部部长重点强调了有

关 ChatGPT的科技伦理问题，指出要“趋利避害” [37].
实际上，我国自 2019年以后，陆续发布了《新一代人

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全球

数据安全倡议》《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规范

或倡议，高度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规制问题 . 在
此背景下，大语言模型技术所面临的伦理与法制问

题成为其迈向社会广泛应用之前亟待规制的重要问题.
4）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ChatGPT的智能表现主要

来源于对海量数据和人类反馈的学习，因此，数据和

人类反馈中的意识形态偏见也将被吸收到模型中.
目前主流 ChatGPT类大语言模型仍主要由美国企业

和机构训练所得，主要训练语言来源也是英语，那么

语言中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偏见或者训练中人为恶意

引入的预设偏见立场，将直接沿袭至大语言模型所

生成的信息中，引发意识形态安全隐患 . 已有研究表

明大语言模型存在对穆斯林的暴力偏见 [38]，对中国

形象的事实性和政治倾向性错误 [39]. 同时，未来ChatGPT
的广泛应用也可能存在通过与国内用户交互，收集

用户数据，威胁国家数据安全的风险. 再者，大语言模

型也可被国外政府组织或敌对势力用作舆论战和信

息战的武器，在国内外舆论场中散播大量不实和不

利言论，营造虚假舆论气候，威胁意识形态安全 . 基
于此，ChatGPT类大语言模型所具备的潜在瓦解现有

意识形态的“激进”力量也是需要警惕的重要问题. 

3　结论与启示

ChatGPT的出现，在技术意义层面预示着大语言

模型技术进入又一崭新阶段，同时为通用人工智能

的发展又迎来一次曙光；在社会意义层面，其也是智

能化语言理解和生成技术真正面向社会可实用的一

次跃进. 未来伴随大语言模型技术的各类社会应用

不断诞生，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将更加紧密和富

有张力，如同我们现今紧密依赖的互联网技术与时

刻处于反思与规制中的互联网社会. 本文最后面向

未来大语言模型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进

行一定的总结与思考.
从大语言模型技术发展的角度而言，短期来看，

更强大的基础模型和更高质量的数据仍然是关键.
长久以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一直是计算语言学

研究的两大范式，前者强调让计算机内省总结语法

规则与知识而精确理解语义，而后者强调通过对外

界数据自动学习进而理解语义. 回顾大语言模型的

发展路径——基于大规模神经网络模型在海量数据

中习得语言知识，经验主义是其现阶段取得优异表

现的主要范式. 在这一点上，目前国内相对于国外仍有

一定差距. 这也启示我们加快基础语言模型研发，加

强数据基建，规范数据治理，尽快实现同等 ChatGPT
级别基础模型的自主可控. 长期来看，理性主义与经

验主义的结合或成为大语言模型迈向通用人工智能

的路径选择. 如同马克思 [40] 所言，“技术是人的手创

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大语

言模型未来将可能成为人类的外接通用智能大脑，

服务于人类与外部信息交互，比如获取、处理和理解

已有知识库，操纵各类工具，进而综合推理生成服务

于人类的“新”知识，完成各类个性化任务 . 同时，现

阶段的大语言模型无论是 ChatGPT亦或是 GPT-4，主
要基于语言、视频、图像等静态数据训练，未来的大

语言模型可以进一步建模人类的行为动态数据，帮

助人类完成各项任务，真正打通虚拟世界与现实世

界之门. 在此之外，可靠的负责任的大语言模型也是

未来技术发展并迈向社会化应用的必经之路. GPT-4
的研发历程也向我们证明模型的可靠性仍是一个极

为重要但又棘手的问题：GPT-4在 2022年 8月训练

完成之后，相关研发人员需使用 6个月的时间用于

提升模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4].
从大语言模型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

不管是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还是从大语言模型的技

术能力出发，大语言模型技术都成为无法忽视的一

股潜在的社会变革力量. 现如今社会中所出现的“禁

止使用 ChatGPT”的声音和措施只是一种暂时状态

——在还无法预估和承担风险下做出的暂时决策. 美
国未来学学者保罗·萨佛曾言“历史表明，一旦消费

者察觉到某项新技术有用并且承受得起，广泛采用

的情况就会发生的相当快” [41]. 长久之道应是以疏代

堵，采取制度治理与技术治理相结合的路径：以道德

和法制引导人类如何更加合理合规地研发和使用技

术，如推动技术专家与伦理和法制专家合作，健全大

语言模型领域相关研发和使用制度规范；以创新技

术约束机器如何更加可靠、负责任地协助人类，如建

立大语言模型相关伦理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测体

系，建设模型内部伦理约束机制与外部恶意攻击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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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和防御系统，以此推动技术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

发展. 与此同时，针对大语言模型技术未来逐渐替代

部分人类工作的可能问题，我们也应思考自身如何

更好地与之共存以及社会可以赋予的调节力量. 就
社会层面而言，一方面，基础模型研发人才和各垂直

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现有人力队伍的智能应

用技能培训，是推动人工智能基建和各垂直领域产

业的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另一方面，培养与智能技术

互补的专业人才队伍，如能解决复杂问题、具备批判

思维和创造力的人才，促进人力队伍转型则是面向

未来人机共存社会的前置储备. 就个人层面而言，历

史经验表明人类总会在技术与社会的相互适应中找

到自身的价值所在. 我们在拥抱大模型技术的同时，

也应在与技术的互动中发挥人的主体性位置，做技

术的创新者、机器规则的制定者、社会问题的反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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